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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以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流域、锡尔河

流域及其之间的地区）为中心，包括现今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

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和我国新疆，旁及高

加索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会处，东

西方文明的汇聚地，也由于其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这一地

区历来人员往来频繁，苏非派成员，尤其是那些漫游的苏非，流

动性很强，其影响的范围也很广。本书尽可能研究这一地区苏非

的活动，但不可能包括这一地区所有苏非的历史。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内信仰隐秘

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教团的统称。 年，法国

东方学者托洛克用“苏非主义” ）称呼该派。在西方学者

那里，苏非派与苏非主义为同一词（ 。其实，苏非主义不

仅指苏非功修者所结成的团体，而且也指历代著名苏非所提出的

各种思想的综合，即伊斯兰教中苦行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结合形成

的苏非思想。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
。

“苏非”一词起于何时，历来众说不一。据中亚著名苏非阿

布 纳斯尔 年）的记载，苏非萨拉吉（卒于 ，阿拉伯文

①希提：《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年，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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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译，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衣以示质朴，故名。卒于

年的 巴士里已在他著名的“我看见一个苏非在绕行克哈桑

尔白”一句中使用“苏非”这个词。萨拉吉又引用了苏非苏夫

安 哈瓦里（卒于 年）的话：“要不是因为苏非阿布 哈希姆，

我绝不会认 哈希姆识到自己的虚伪会是怎样巧妙。”这个阿布

（卒 年，库法人）是伊斯兰教中获得苏非称号的第一人。于

据另一些人的记载，最早获得苏非称号的还有一位库法人，名叫

年），此人是一伊本 哈彦查比尔 位什叶派炼金士，

传授一种他自己倡导的苦行教义。 如果这些说法可信的话，那

么，至少 世纪时，已有“苏非”这一称号了。

“苏非”一词的词义说法也很多。 世纪的中亚著名苏非卡

拉巴基在其《苏非教义》一书中指出：“苏非”之所以称为“苏

非”，有人认为他们在真主面前心灵清净 ）和行为纯正；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们在真主面前居于高品位和前列（ ；有人

认为他们的品质很像生活在先知时代在麦地那清真寺坐在长凳

上的热心支持者；有人认为只是因为他们穿着羊毛

）衣服，等等。 现在一般认为“苏非”一词就是源于苏夫

，羊毛），即指穿粗制羊毛衣服的人。这种衣服最初是穷人

和忏悔人的服装，在哈里发阿布杜勒 马立克（ 年）时

期，它成为苦行者装束。 然而，这些苦行者当时还没有称为苏

非。有的叫作“乌巴德”（ ，单数‘ ，意谓奉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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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全身心地奉献于安拉之人；有 ，单的叫作“祖哈德”

，意谓禁数 欲的苦行之人；有的叫作“努沙克”

意谓虔诚者。世间对他们也常用“流泪者单数 ”、“说教

世纪中叶，“苏非”只是到了者”等具有特色的名称。 一词

才正式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用来指那些完全奉献于伊斯兰教精

粗制的羊毛服装便于他们席地而坐和神生活的苦行主义者。 随

地倒卧，也适应他们经常的流浪和旅行生活。

世纪后期至 世纪初，伊斯兰教中的苦行主义者已逐渐从

单纯的苦行实践活动转而产生了思索的倾向，开始对自己的内在

体验给予理性的反思，这种思索倾向由于这一时期大量的希腊罗

马文化的传入以及由于基督教、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等宗

教思想的渗透而深化。他们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吸

收了这些外来思想，或者受这些宗教思想的启发，强调通过神秘

的自我感觉之经验接近真主、认识真主，最终与主合一，并对此

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随后，

以神秘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苦行主义者逐渐组织化，从而形成了伊

斯兰教中的苏非派。在阿拉伯文中，加入苏非派者，或者说，伊

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称为 ，或“穆塔沙维夫”

，即指苏非派信徒。 苏非派在神秘主义思想方面，从未

形成能为各地著名苏非共同接受的、统一的教义。我们只能从各

①简井俊彦：《伊斯兰教思想历程》，秦惠彬译，今日中国出版社， 年，

第 页。

希提称苏非一词此时用来称呼某一类禁欲主义者［见其《阿拉伯通

史》（上），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阿尔贝里在其《苏非主义》

）一书称：

世纪中叶，它成为苦修者的正式称号。 世纪时，苏非又采用了神智的观念。大约

在 世纪时，整个穆斯林神秘主义者都被称为“苏非”。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年，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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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苏非不同的主张中找出其共同点，即苏非派的基本教义。大体

说来，它包括一神论、神爱论、神智论和人主合一论等。苏非派

认为，一切源自真主，惟有真主是真、是实，俗世生活的一切皆

虚、皆幻。真主通过外显或外化为宇宙万物来表现他的绝对存

在。真主的独一性和统一性是人们认识真主、返归真主并与主合

一的根据。苏非派还认为，爱是真主的一种完美德性，真主以他

普遍的爱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以爱的属性。无限喜爱真主是认

识真主的根本前提，只有时刻向往、赞念和喜爱真主，通过精神

修炼和灵魂的净化，才能与真主合一。“神智”是一种源自真主

的、关于真主的神秘的、直觉的知识，人们只有借助直觉的内心

灵性感受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它不是理智努力的结果，而是真主

仁慈的赐予。真主向人们启示真主自身以及通过他自身使人们认

识宇宙万物；真主向人们显示他在天体和灵魂中的力量和影响，

以证实造物主的存在。人们通过沉思冥想，回忆真主，进入“无

我”的精神状态，与真主之光交融，才能达到认主的目的。人主

合一是苏非功修的最终目的。在苏非派看来，人可以通过各种不

同的功修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可以通过精神恍惚、入神的状态；

可以通过思想的高度集中、全神贯注、自我催眠、赞念齐克尔的

方式；也可以借助音乐、舞蹈、唱歌等促使入神的状态实现。然

而，并非人人皆可达到入神和合一境界，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指导

的功修者方可达到这一阶段。“人主合一”的情状，一般是指功

修者在心灵或精神上犹如安拉潜入自我的一种人主不分的感受，

诚如明朝王岱舆《清真大学 体一》续认第三章所言：“知以主

知，见以主见，言以主言，兹乃自一而一。”苏非派把人主合一

分为三个层次： 功修者的合一。须在导师的秘传和倡导下，

经过个人的勤奋功修方可达到这一常人莫及的境界，是一种短暂

的、时断时续的合一。 圣徒的合一。圣徒因深知合一的奥

秘，常被尊为“精神导师”。其合一之感持续时间更长，但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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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在合一的状态下，他可以自称真主，也可以以真主的言语

而言语 先知的，但在非合一的状态下，则不可以自比真主。

合一。因先知品级最高，人格最完美，其合一为先天之合，故为

永恒的合一。

苏非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宗教仪式。不仅不

同教团的教仪有区别，即便是同一教团内各支派间也有着细微的

不同。而对神秘奥义的理解也有着不同的表述。这就使得我们对

苏非派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难度。然而，由于苏非派的思想和活

动在中世纪时已强烈地注入到穆斯林社会生活中，在近现代的伊

斯兰世界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尽管它是很

隐蔽的。因此，无视苏非的历史是不能深刻地了解伊斯兰世界

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吉布认为：“如果对苏非派的运动及其因果

关系不能耐心地并以学者的公正态度进行研究，便不能写出一部

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历史。”

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中世纪直至现

代，苏非主义在中亚流行千年，当今仍有很大的影响。一部中亚

苏非主义史，也就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伊斯兰

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因此，研究中亚苏非主义对研究世

界伊斯兰教史和中亚文明史都具有重大意义，或者说，是它们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亚苏非主义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诚如

著名的中亚史学者王治来先生所说：“在我国新疆和苏联中亚，

目前无疑地仍有苏非主义的影响，对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政治稳

定起着无形的作用，需要我们对它进行研究，使人们了解它，以

①参见金宜 页年，第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年，第 页。

引自 拉希德、 库雷希：《巴基斯坦简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

版社， 年，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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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工作。”“人们如能深入了解伊斯兰教及苏非主义，必能更好

地在中亚地区进行工作；必能更好地借鉴苏联民族问题的经验教

训，对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对加强民族间的理解作出贡

献。”

世纪以来，苏非主义在中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分成以

下四个阶 世纪至段：（一） 世纪是中亚苏非的渊源时期，即中

亚苦行主义者向苏 世纪至非转变时期。（二） 世纪是中亚苏

非派的形成时期。由于苏非思想与逊尼派信仰不断调和，苏非逐

渐取得合法地位，在修行仪式、宗教传播等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

在此基础上，苏非们开始向组织化方向发展，最后形成了苏非教

团。在中亚，主要形成了两个教团即库布拉维教团和亚萨维教团。

苏非教团的出现，标志着苏非派作为一个宗教派别最终形成。这

一时期，苏非派在突厥游牧民中传教获得极大的成功，在喀喇汗

王朝、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由许多

四处漫游、在突厥人中传播伊斯兰教的苏非传教士组成的亚萨维

世纪后期以来在草原游教团自 牧民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

世力。（三） 纪后期至 世纪后期是中亚苏非派的发展时期。

蒙古人的入侵，使中亚苏非派一度受挫，但由于苏非派在中亚蒙

古人中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蒙古人的三大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

汗国和金帐汗国最终都实现了伊斯兰化。随着察合台汗国的分裂、

帖木儿王朝的离析和乌兹别克诸汗国与伊朗沙法维王朝的对峙，

中亚苏非派在世俗政治力量彼此相争之际，得到了迅速发展，并

由此进入了兴盛阶段，其标志是纳合什班底教团的兴起。该教团

具有强烈的入世主义色彩，其盛时，政治上享有特权，宗教上居

于统治地位，经济上拥有很大的财富，成为一支左右中亚社会发

①引自王治来先生在 年给张文德的硕士论文《中亚苏非派述论》写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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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展的重要力量。（四） 期是中亚苏非派的衰落时期。由于

苏非派特别是纳合什班底教团已与中亚社会政治紧密结合，信仰

东正教的俄国人征服中亚不仅沉重打击了世俗政治力量，也使苏

非派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于是苏非首领们时常站在民族斗争

的前列，领导民众反抗俄国统治的斗争。不过，他们并不是新生

力量的代表，因而在反俄斗争中屡遭失败，最终在俄国的压制下，

走向衰落。然而，苏非神秘主义毕竟是一种精神生活，世俗力量

可以沉重打击苏非派的势力，但无法左右人们的精神世界。事实

上，在社会转型或动乱时期，往往会出现一些新的苏非思想家，

兰巴尼如伊玛目 就属于这类，他们为神秘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宗教

仪式的变革做出了贡献，为苏非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苏非

主义落而不衰，始终为某些人信仰和遵循。

苏非派的研究，首先来自苏非派自身， 世纪的卡拉巴基

和 世纪的贾米，都是研究苏非主义史的著名学者。伊斯兰教

传入我国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国内出现了不少中国穆斯林写

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其中多与苏非派有关。如王岱舆（约

年）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约

年）的《归真总义》，马注（ 年）的《清真指

南》，刘智（约 一约 年）的《天方性理》等。

世纪，国内外出现了不少研究苏非派的学者，著作颇丰。

我们不可能列举所有的著作，只能略举一二。国外学者中，英、

俄、法、美、日等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较多。由于近代英、俄

曾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俄国最后征服中亚，由此，英、俄学者

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英国学者主要研究苏非主义的

思想、术语、分支流派和渊源问题。他们在翻译苏非著作的同

①详情参见金宜久：《苏非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载《世界宗教研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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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表了不少有 阿关苏非主义的论著。如英国东方学家亚瑟

尔贝里除翻译了卡拉巴基的《苏非教义》外，还撰有《苏非主

年）、《穆斯林圣徒和神秘者》（伦敦义》（伦敦， ，

年）、《古典波斯文献》（伦敦， 年）、《祝奈德》

《皇家亚洲学会杂 年）、《波斯诗人鲁米》（芝加哥，志》，

年）等。年）、《苏非殉道者》（伦敦， 另一位英国东方

学家尼 年）、《伊科尔森也著有《伊斯兰教神秘者》（伦敦，

年）、《鲁米：诗人和神秘斯兰神秘主义研究》（剑桥， 者》

年）等。尼科（伦敦， 尔森还将胡吉维里的《神秘的启示》

由波斯文译成英文（伦敦， 卷本鲁米的《年）， 玛斯纳

维》，也被译成英文（伦敦， 年至 年），并编译了萨拉

吉的《苏非派的闪光集》（伦敦， 年），等等。英国学者

史密斯著有《近东和中东的早期神秘者》（伦敦， 年）、《神

秘者加扎利》（伦敦， 年）、《苏非的爱之路》（伦敦，

年）、《神秘者之路》（伦敦， 年）等。英国研究苏非派的学

者，还有很多。研究苏非派的英文著作中（这中间也有不少美国

学者），多附有引文作者和引用书目，在此不作赘述。

俄国十月革命前，主要有 叶 克朱可夫斯基、 里木

斯基和 史密特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后，尤其

是苏联时期，出版了不少关于中亚苏非派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主

要是用来宣传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的。苏联时期，土库曼斯坦

的苏非教团比其他中亚共和国的苏非更活跃。出版的宣传无神

论、反对苏非圣徒和圣地崇拜的著作也较多。如 阿加耶夫的

《圣地的秘密》， 年出版于阿什哈巴德，集中讨论土库曼斯

坦的圣徒崇拜。 巴希洛夫的《土库曼阿塔部落的起源》（莫

斯科， 年），研究土库曼所谓的神圣部落和亚萨维教团。该

作者曾在 年在宗教杂志上发表过《圣徒的阴影 土库曼

信仰者中的圣徒崇拜》。 德米多夫也在 年出版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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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曼的奥乌 神圣部落》一书，对土库曼的“神圣部拉德

和卓落” 、谢赫、赛义德、阿塔、马赫图木和穆吉乌尔及其

与亚萨维教团的承袭关系做了探讨。他的另一部著作《土库曼斯

坦的苏非派》（阿什哈巴德， 年）着重讨论十月革命以来残

存的苏非派和伊禅派。有关其他中亚共和国的苏非派的论著主要

拜亚尼耶娃的《吉尔吉斯人中间的宗教有： 残余及如何战

胜他们》（伏龙芝 年），该书以地方出版物、档案材料和，

社会调查为基础，描述了吉尔吉斯的所有大的教团 米克塔。

年）论述塔洛夫的《麻扎，撕下伪装的宗教》（杜尚别， 吉

克斯坦的圣地、朝觐及保守的未登记的神职人员。拉赫马诺夫与

伊乌苏波夫的《花剌子模的圣地及其渊源》（塔什干， 年），

论述了该地的圣地、 沙法罗夫的朝觐及苏非教团的活动。

《德尔维希派的起源及 年），集中讨论社会本质》（杜尚别，

塔吉克斯坦的苏非兄弟会，并涉及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苏非团体。

而 波祖洛夫的《沙里波夫和 圣地真相》则主要论述乌兹别

克斯坦尤其是纳曼干的圣地和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活动。在哈萨克

斯坦，日 杜森本先后有三本这方面的著作，即《伊斯兰教地区

的圣徒和圣地崇拜》（阿拉木图， 年）、《伊斯兰教及其残

余》（阿拉木图， 年）、《圣徒无神圣》（阿拉木图，

年）。苏联时期出版的研究苏非派的著作详细情况，可参见亚历

山大 本尼格森在《中亚概览》　 年第 期上发表的论文《苏

联的苏非派：苏维埃资料书目提要》。

本尼格亚历山大 森与 恩德尔斯 维姆布什合写的《神秘

者与政委 苏联的苏非派》（加利福尼亚， 年）主要依据

苏联学者的论著写成。作者引用资料丰富，论证详实，是一本研

究近现代中亚苏非派极其重要的著作。在此之前，即 年代，

西方出版了与中亚苏非主义史内容密切相关的两本重要著作，即

斯宾塞 特里明哈姆于 年出版的《伊斯兰教苏非教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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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主要论述了神秘主义学派的形成、教团的形成及其组织、教团

的仪式、教团在伊斯兰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主

要教团，并附有一些苏非教团的道统。该书是目前国内苏非派研

阿究者广泛引用的著作。另一本著作是 塔尔 阿赛义德 里巴斯

年出兹维于 版的《印度苏非主义史》，此书卷一小标题是

年《直至公元 印度早期苏非主义及其历史》，作者是否还出

版了其余几卷，我们不得而知。其主要内容包括早期的苏非主

义、契斯提教团、苏哈拉瓦迪教团、法尔达瓦希教团、库布拉维

教团、卡兰达尔以及中世纪印度神秘者的传统与苏非主义之间的

相互影响等。此书援引了不少著名苏非的论述，史料详实，不仅

是研究印度苏非主义史的力作，也是研究中亚河中地区和我国新

疆苏非派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苏非派哲

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金宜久先生在苏非派哲学、汉文

年，还著述中的苏非思想等方面发表了不少论文， 出版了

《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一书。在其主编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史》等著作中，对苏非思想作了较好的阐述。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的其他先生如吴云贵、

周燮藩、秦惠彬等人也发表了许多关于苏非派的论文。甘肃民族

研究所的马通先生以 年代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于 年出版

了《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和《中国伊斯兰教门宦溯

源》两书，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新疆社科院陈国光

先生发表了不少新疆苏非派（依禅派）方面的论文。 年代以

后，魏良弢先生、刘正寅先生等人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域和卓家族

的论文，尤其是他们二人合写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一书是国

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 世纪至 世纪西域和卓家族（黑

山派和白山派）历史的专著，把我国对西域和卓家族史的研究推

进到世界的前沿。其中魏良弢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 年



第 11 页

“第 期上发表的《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 伊斯兰神圣国家”

或“和卓时代”考实》一文，揭示了所谓“伊斯兰神圣国家”或

“和卓时代”完全是一个后来以讹传讹的历史幻影。在选题、史

料和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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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罗珊派的兴起

苏非派与伊斯兰教内部苦行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不仅

因为苏非派最重要的外部特征是苦行，而且也因为苏非派是在苦

行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穆斯林的苦行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接受启示以前曾过了一

英里段孤身独处的漫游生活，后来又在麦加以北约 的希拉山洞

里苦修。 他的这种苦修生活为新人教的虔诚的信徒提供了修行

的榜样。一些穆斯林，尤其是那些改奉伊斯兰教以前曾信仰基督

教及其他宗教的穆斯林，受苦修僧和隐士的影响，在自己家里虔

诚地修炼，并学会了进入沉思冥想的方法。在波斯，这方面的代

表人物是赛尔曼（卒于 年），此人学识渊博，为哈里发

阿里所敬重。他一生笃信宗教，非常廉洁，被苏非派尊奉为他们

的早期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 早期穆斯林的苦行生活主要是一

第一章　　　　中亚苏非的渊源

① 参 见 ［英 ］罗 伊 斯 顿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三联派克：《穆罕默德 书店，

年 页 。，第

［埃及］艾哈迈德 爱敏：《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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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徒出于对新宗教的虔诚和狂热而采取的一种过激的个人修炼

行为，由于其 世影响不大，一般还不具备社会意义。只是到了

纪中后期，参加苦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苦行主义运动。

苦行者们戒绝享受，生活极简朴，隐居于简陋的房屋、山洞或荒

漠，过着日无充饥之食，夜无隔宿之粮，一心向往真主的生

这种“苦行主活 。 义运动从麦加传播到库法、巴士拉、大马士

革和刚刚建成 。中亚的巴格达，直至边远省份呼罗珊和信德”

苏非就是在苦行主义派别呼罗珊派并结合巴格达派的基础上逐步

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呼罗珊派的兴起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消极抗议。倭马亚王朝

年）末期，阿拉伯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

教斗争十分激烈，最后被阿拔斯王朝（ 年）取代。阿

拔斯王朝初期，这些矛盾仍很尖锐，在中亚尤为突出。 年，

布哈拉发生了什叶派起义； 年，伊朗东北部出现了反对阿拔

斯王朝的新 年，布哈拉发生了木坎纳起义。人民巴德起义；

起义，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以及宗教派别斗争，引起了虔诚的

穆斯林的困惑和不满。他们力图以隐居和苦行来回避现实，蔑

视尘世，在专注于真主沟通中得到解脱。这样，在伊斯兰教内

部，出现了以长时间祈祷、守贫，长时间的斋戒和冥想为特征的

苦行主义运动。中亚最初著名的苦行者有巴尔赫的易卜拉欣 阿

德哈姆（卒于 年之间）、福泰勒 伊雅德（卒于 年）

等。

易卜拉欣成为一个苦行者的传说，明显地模仿了佛的故事。

传说易卜拉欣是一个巴尔赫的王子。有一天，当他打猎时，他听

① ［埃 及 ］艾 哈 迈 德 爱敏：《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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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在警告他：不要为追赶兔子和狐狸的目的而活

着。于是，他下了马，穿上一件是他父亲的一个牧羊人的羊毛衣

服，并把他的马和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全给了这个牧羊人。“为了

苦行和虔诚的道路，放弃了尘世的富贵荣华之路。”易卜拉欣成

为苦行者后，通过种植花木、收割和磨麦等方式生活。

伊雅德成为一个苦行者也富有福泰勒 本 传奇色彩。传说，

他原是一位在阿比瓦尔德和萨拉克斯之间的路上进行抢劫的强盗

团伙中的成员。有一次他碰巧听见某人在吟诵逊奈中的话：“在

主的告诫面前，信仰的人是没有时间使他们的内心卑贱。”随后，

他就成了皈依者。 这个时期的苦行者著名的还有呼罗珊的阿布

伊杜拉 穆巴拉克（本 年）、易卜拉欣的学生沙吉

克 巴尔赫（卒于 年）等，这些人都出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

在呼罗珊地区。他们都是“内心之人”，都强调守贫和对公众舆

论的漠视。因而，人们便把他们称为呼罗珊派，并把易卜拉欣看

成是这个派别的创始人。 呼罗珊派主要思想表现为：第一，

“获得的拒绝”，这是呼罗珊派思想的基本内容。该派认为，人的

得救要依赖真主（塔瓦库尔），但这种依赖不是纯粹被动的依赖，

而是要经过个人的努力，这种努力又不是为了他自己，也就是

说，人从自己方面不向任何其他方面索求，即“获得的拒绝”。

由此，阿德哈姆认为，人们是可以乞讨，但乞讨有两种：一种是

在人家门口乞讨；一种是经常到清真寺去，祈祷、斋戒和崇拜

神，接受神赐的东西。前者是一种较坏的方式，因为一个人的乞

讨，并非是为他自己，而是增加众人得救的机会。“获得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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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贫。易卜拉欣认为：“贫穷是真主放在天堂的珍宝，真主没有

把除此以外的东西赐 第三，主张独处。福泰勒予他爱的人。”

本 伊雅德说：“我希望我病了，以便我不需要出席公众的祈祷。

因为在独处中有安全。”“害怕独处和渴望群体生活的人丝毫不会

从易卜拉欣得救。” 的生活传奇来看，早期呼罗珊派的产生还

具有强烈的佛教背景。阿拉伯人征服中亚时期，佛教在呼罗珊的

确存 阿勒在。例如，伊斯兰作者伊本 法基赫曾说，巴尔赫的瑙

巴哈尔寺之僧徒与中国皇帝及喀布尔信奉同一宗教，各地的朝拜

者纷纷来此 苦行主义者最初的苦行向该寺的大佛顶礼膜拜。

冲动很有可能受佛教苦行僧的影响 尤有可能的是，受佛教。

瑜珈派思想的影响。瑜珈派对于作为认识器官和心理机能中枢

的心特加以重视，这种“心”包括意、统觉和自我意识及其相

应的心理机能，它的转变情态有扰心、盲心、迁心、一心、灭

心，为达到灭心，必须进行修炼，而苦行和禁戒则是其修炼的必

要手段。 在以后的苏非派宗教实践中，瑜珈派影响的痕迹尤为

明显。

不过，呼罗珊派在当时与正统的逊尼派在教法、教义上并无

多大差别。他们甚至还是正统教法的维护者。例如，穆巴拉克曾

在教法学家阿布 哈尼法门下学习过。据说他还搜集了有 万条

第二，强调是后来中亚苏非派德尔维希沿门乞讨的理论根据。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



第 16 页

的 本而福泰勒哈底斯 伊雅德则被认为是哈底斯最可靠的传。

世纪中后期，呼罗珊派的成员逐播者。然而，到了 渐接受正统

派所不愿接受的神秘主义思想，追求神秘的内在体验，开始转变

为苏非。

呼罗珊派成员转变为苏非

呼罗珊派成员由苦行主义者转变为神秘主义者有其深刻的政

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亚独立王朝的对外扩张及其沉重的经济负担所引起

的激烈的政治宗教斗争，加深了苦行主义者对现实的不满。早

在 世纪初，阿拉伯哈里发任命的呼罗珊总督塔赫尔下令其管辖

地区的穆斯林在星期五做礼拜读虎土白时，不念哈里发马蒙

年）的名字，而念自己的名字，以示独立于巴格达哈

里发政权之外。 从此，中亚开始进入独立于哈里发政权之外的

诸王朝统治时期。塔赫尔王朝（ 年）和萨法尔王朝

年）诸王在巩固统治后，都力图对外扩张，如塔赫尔

王朝的阿不达拉赫（ 年）曾进攻乌古思人居住的突厥斯

坦，萨法尔王朝的阿木尔（ 年）则进攻河中地区的萨曼

人。对外扩张增加了军队的开支，也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例如，

阿木尔的军费主要是土地税及其他税收，他还每三个月对军队进

行赏赐。此外，中亚独立王朝在初期名义上仍尊奉哈里发为最高

统治者，因而仍要向哈里发上缴赋税。 这样，中亚农民深受哈

① 哈 底 斯 （ 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言论”，是穆罕默德传教过程中的

言论、行为及其所默认的同门弟子重要言行的总称。又称“逊奈（ ，即行为、

常道），，，即圣

王治来：《中亚史 年，第纲》，湖南教育出版社， 页。

③ 同 上 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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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发和中亚本地地主的双重压迫，负担格外沉重。在封建统治阶

级的沉重压迫下，人民不断举行起义。中亚各地区的人民运动采

取伊斯兰教的异端形式，如锡斯坦的哈瓦立及派运动；陀跋斯坦

的什叶派起义；以阿布 穆悉林作为伊玛目和先知的新马资达克

在阿塞拜疆、哈马丹等地拥有很大势力；库拉米叶派派

伊朗东北部，如里海高地、库赫斯坦则成为巴提尼叶派的堡

垒 。入民运动的不断发生，使得呼罗珊的苦行主义者对现实进

一步困惑和不满，因而也更倾注于内心的沉思和灵魂的修炼。

其次，文化翻译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掀起了一

场文化翻译运动，大量的希腊、罗马文化和印度文化等方面的成

年果被译成阿拉伯文。哈里发马蒙时期（ ），这场文化

翻译运动达到顶峰，参加翻译工作的多半是波斯人、中亚人和印

度人。这些先进的文化典籍被翻译过来，为苦行主义者的思想发

展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其中对苦行主义者影响较大的是新柏拉

图主义。 世纪末，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后就把古希腊罗马哲学

译成阿拉伯文。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也在这个时候传布开来。

该学说认为，万物的始原是“太一”，从“太一”中流溢出“宇

宙理性”，从“宇宙理性”中流溢出灵魂，然后再从灵魂中流溢

出物质世界，人生的目的便是要回到“太一”那里去。而我们的

灵魂既来源于“太一”，也自然地对“太一”有一种“爱”，渴望

① 又 译 胡 拉 米 派 。其起源有二：一是阿布 穆悉林惨遭哈里

发杀害后，其追随者在伊朗库拉姆地区组成的秘密教派组织。该派认为阿布 穆悉林

没有死，他奉真主启示，将重返人间，铲除邪恶，伸张正义。二是该派受琐罗亚斯

德教异端派马资达克派的影响，并与摩尼教、伊斯兰教某些教义相结合，认为世界

有明与暗两个本原，现存的社会是黑暗或恶魔的产物，主张土地公有，免除赋税徭

役 建立平等社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